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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对话
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获奖者袁筱一：

年轻译者，不要过快沉湎于人工智能

日前，晨报记者采访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获奖者袁筱
一。袁筱一认为，今天的译者不仅仅要会翻译，还要有眼光，有学习能
力，也要有判断力。此外，袁筱一也提醒年轻译者，不要太快地沉湎于
人工智能。

新闻晨报：你长期从事文学翻译研究工作，对上海当下的文学翻

译生态有深入的观察。你认为，与过去相比，上海在文学翻译的生态和

传播环境上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当下的翻译工作者提出了哪

些新的要求？

袁筱一：如果以我个人从事文学翻译这些年的经验来看，上海文
学生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正在从过去以量取胜逐渐过渡到
更加重视质的阶段。因为上海本来就是中国文学翻译的重镇，今天上
海越来越坚定地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面对世界，也越来越明确自己作
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定位。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文学翻译已
经不仅仅是一个出版问题，它实际上也是上海参与世界文化交流，形
成自身文化品位的一种方式。

这些年我接触过一些上海的出版人，也会觉得他们的眼光非常先
锋。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已经有明确定位的一些文学经
典，或者说我们在过去尤其关注的虚构写作的一些小说和经典。而现
在的出版人会非常关注非虚构跨文类的一些写作，思想类的一些著
作，以及一些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文学价值的作品。这里面其实体现
出一种很重要的上海经验，因为开放并不意味着没有选择，恰恰是因

为面对的东西越来越多，才越来越需要判断。这也对译者提出了新的
要求。因为过去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翻译工作是在填补经典的空白，
那今天经典翻译的空白越来越小，而当代文学的翻译则越来越可能参
与一部作品、一位作家乃至一种文学现象经典化的过程。我觉得译者
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任务会发生一些变化，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变
化，我觉得今天的译者不仅仅要会翻译，还要有眼光，有学习能力，也
要有判断力。所以，我觉得上海翻译生态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译者
的价值不只是体现在翻译得好不好，更体现在他看见了什么，选择了
什么，以及通过翻译让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进入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视
野，并且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思考。

新闻晨报：目前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如何看待

上海在“文学翻译”领域的突破与地位？ 你认为，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

包容性和先锋性， 是如何激发和支撑翻译工作者的创作与探索热情

的？

袁筱一：我觉得上海在文化翻译领域的地位，它其实是来自一种
非常深厚的城市文化传统。如果回望上海近现代文学史就会发现，这
座城市从来就是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和转化的地方。翻译在上海从来
不只是一个语言问题，它一直是和出版、文学、思想以及城市文化生活
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谈上海的文学翻译，当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
在一个有很深历史积淀的传统上继续往前走。但我觉得上海文学翻译
真正具有活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从来没有把这种传统变成一种自
我重复。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就
是上海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以及文学和文化的实践都是在不断地
打开边界，我们既要研究传统，也要面对当代；既要关注中国文学，又
要持续的关注世界文学；既要做学术研究，也越来越重视文学和公共
文化、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环境对于文学翻译者来说是非常重
要的。
我一直觉得上海的文化包容性并不是简单地说什么都可以进来，

而是一种愿意让不同的东西发生碰撞，甚至发生这个新的创造的这样
的一种能力。上海的先锋性也不只是追求新奇，而是对新的事物保持
着一种不轻易拒绝的能力。这就会给译者一种很大的自由度，因为文
学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不断面对陌生事物的一个工作。上海这样一个文
化资源高度集中、国际交流又非常频繁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你会不
断遇到新的作家、新的出版理念、新的文学形式甚至是新的知识领域，
它就会不断地提醒你自己还不知道什么，这会对译者构成非常好的一
种刺激。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上海在文学翻译领域有什么突破，我不太
愿意简单地把它归结为翻译了多少书，或者得了多少奖，而是更愿意
把它理解为一种新的形态不断生成。出版人在选择，译者在探索，作家
在交流，学者在研究，读者也越来越主动地这样参与进来……当这些
因素能够彼此激发时，这座城市就不仅仅是文学翻译的一个生产地，
而是会成为一个文学翻译意义上的发声现场。

新闻晨报：你曾提到“翻译是成全他人，也是发现自己的旅程”。对

于当下投身文学翻译的青年从业者，你有哪些建议与期许？ 你认为青

年译者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什么？

袁筱一：如果让我今天给年轻译者一些建议，我当然很愿意从自
己说起。我觉得青年译者最需要保护的其实是自己对语言的感觉。我
们经常说不忘初心，我们的初心就在于语言，在于在语言中徘徊和选
择的能力。我们今天必须面对人工智能，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AI当然会给文学翻译带来很多新的可能，也会成为译者非常有用的
一个工具。所以我首先想要提醒年轻译者，不要太快地沉湎于人工智
能，不要因为工具越来越强大，就过早地放弃自己与语言相处的时间，
因为翻译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常常是发生在那些还没有决定的时
刻。所以，一个词究竟应该是这样译还是那样译？一句话究竟应该是保
持这种原文的节奏还是应该换一种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一个看起来完
全可以对应的词，为什么放在那里就不对？这些看似微小的一些犹豫、
比较和选择，其实就是译者工作的核心，因此年轻译者不应该简单地
把效率误认为一种能力，也不要让工具反过来规训自己。如果每一次
面对语言，我们都只是接受机器已经给出的最优解，那么我们慢慢失
去的可能不仅仅是一种翻译的方法，而是自己作为译者的一种判断
力。简单来说，我觉得青年译者首先应该培养的是一种耐心，要反复地
问自己，我还能不能因为一个词而停下来？因为两种不同的表达而犹
豫，因为一句话到底应该怎么说而感到兴奋。如果这种感觉还在，我觉
得翻译这件事还是会有生命力的。讲到对青年译者最大的期许，或许
就是很简单的，也是我一直在不断重复的———就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
读者，一个对语言敏感的人，要保留对语言的好奇。因为文学翻译的实
质就是在两种语言之间不断寻找，不断选择；这个过程当然很辛苦，但
是我觉得它是文学翻译真正动人的地方。

晨报记者 严峻嵘

前不久落幕的“2026 中

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

夜”颁奖典礼，是 35 位获奖

者的高光时刻。 而上海这个

有着深厚文脉的城市， 在本

届鲁迅文学奖中也收获颇

丰，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在上

海创下历史最佳成绩 ：五部

文学作品提名、 三部文学作

品获奖，上海作家薛舒的《生

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

获散文杂文奖； 上海翻译家

戴从容译的 《芬尼根的守灵

夜（三卷）》和上海翻译家袁

筱一译的《战争，战争，战争》

同时获文学翻译奖；此外，有

四部获奖作品在上海出版发

表，也创下历史纪录。

对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袁筱

一来说， 结束了 8 月底的鲁

迅文学奖系列活动和颁奖典

礼之后，在夏秋交替的 9 月，

她重新开始回归常态化工

作。 而在 10 月底，她将回到

工作多年的华师大参加 “文

明互鉴与文化间对话： 世界

视域里的中国文化” 学术研

讨会。

从 8 月份成功举办的上

海书展、 上海国际文学周到

9 月初启动的 2026 上海写

作计划， 各种文学活动纷至

沓来，就在 9 月 5 日，多位外

国作家在沪参加了上海写作

计划的开幕。 身兼上海作协

副主席和上海翻译家协会副

会长的袁筱一认为：“其实在

今天， 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只

是把外国文学介绍进来，而

是一种越来越深入的文学交

流，尤其是外国作家，他们来

到上海，在这里生活和写作，

与读者、译者、出版人发生直

接联系， 这就使得翻译逐渐

地从书面语言或者书稿语言

转换进入了一个更加完整的

文化交流现场。 所以我觉得

上海今天的文学是翻译的生

态，可能面临最大的变化，首

先是对当代作品翻译的比例

在逐渐扩大， 因为过去我们

翻译经典， 而今天我们是在

通过翻译参与世界文学经典

化的一个过程。 ”


